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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 青

南宋草创之初，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叛贼侵
凌，百事危难，步履维艰。立国君主赵构屡遭厄
运，九死一生，所以安全感极其缺乏，疑心非常深
重。高宗朝前期宰相中，赵构最信赖和倚重的，当
属济南人吕颐浩。

新旧融合，利则存弊则废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吕颐浩出生

于济南府一户普通的官宦家庭。他的曾祖父、祖
父均未仕宦，父亲也仅任过八品小官。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进行到第三
个年头，朝内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也日趋激烈。
14年后，神宗驾崩，8岁的哲宗于幼冲即位，由太
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笃信司马光的旧法学
说，陆续贬黜支持新法的大臣，新法措施也大多
被废止。年轻的吕颐浩，第一次感受到朝政的残
酷与无常。

8年之后，太皇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他
随即起用变法官员，并改元为“绍圣”，表明自己
要继承神宗的变法事业。当年的进士考试，皇帝
亲出策论题，表达对旧法的不满：“朕之临御近十
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罢常平之官而农
不加富……商贾之路不通，吏员猥多，兵备松弛，
饥馑频仍，此其故何也……”哲宗对过往朝政很
不满意，要“绌元祐之政”，复神宗“新法”。士子录
取也体现了哲宗的意图，“考官初取，多主元祐

（旧党）；覆考专取熙宁、元丰（新党）”。
23岁的吕颐浩，对新法“存废”态度谨慎。他

认为“常平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两法亦可行，
惟青苗、市易当罢去”，“旧法新法，利则存弊则
废”，凡利于民者，可存而行，凡病于民者，可废而
止。新旧融合的吕颐浩，参与廷试并一举中第。

吕颐浩被任命为大名府成安县尉。尽管只是
微贱的小官，俸禄也很微薄，但他非常满足。绍圣
三年（公元1096年），吕颐浩因丁忧返乡。吕家本
不富裕，如今更陷入困境，吕颐浩只能“躬耕以赡
老幼”，刚起步的仕宦生涯也被打断。虽然遇到挫
折，但吕颐浩对未来依旧憧憬满满，鼓励自己“要
须激昂壮志，修宦业以绍复先人之意”。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吕颐浩服阙，出任
密州司户参军。随着阅历日丰，吕颐浩逐渐意识
到仕途艰辛，高昂的情绪转而有些消沉。在给友
人的诗中，他就流露出沮丧情绪：“宦途忽忽六周
星，万事于今一未成。但著青衫趋冉冉，不知华发
欲茎茎……”并表示希望回归田园，躬耕形隐。

吕颐浩的悲观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就迎来了
仕途的春天。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吕
颐浩受举荐为大名府国子监教授，8年后出任皇
子博士。由于为官勤恳，吕颐浩官职不断升迁。宣
和四年（公元1122年），吕颐浩任徽猷阁待制、河
北路都转运使。

仕途相对顺利，使吕颐浩感到较为惬意。但
这种愉悦的心情，很快又被苦恼所替代。看到同
僚纷纷进入朝廷中枢，吕颐浩难掩自卑之情：“扁
舟隐隐马骎骎，重到燕山感念深……青山岂乏归
耕路，白发难忘报国心……”

按照北宋制度，身为转运使的吕颐浩，完全
有机会入朝为官。但北宋与辽、金的战争，彻底打
乱了他的人生轨迹。

忧心国事，阶下囚识康王
宣和四年，辽为金兵所败，辽天祚帝出逃。宋

徽宗认为这是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好机会，就令内
侍童贯为宣抚使，“举诸路之兵欲图燕、蓟”。

骄横的宋军很快遭遇挫败，辽兵以奇兵断其
粮道，宋军损失惨重，一溃千里。混乱中，吕颐浩
坠马失道，迷失方向。他记述道：“望北斗南走，徒
步六十里，赖幽人张兰僧引路，间关至涿州，仅能
入城，而契丹之兵已围合涿州。被围凡十五日，郭
药师以兵来解围。千余人乘雪夜行一百二十里至
安肃军，又两日至雄州。”吕颐浩这才暂时脱离险
境。

宋军的惨败，彻底暴露了虚弱本质。金军趁
着宋军南溃，顺势占领了燕山。北宋不得不用重
金从金军手中赎取。宋廷置燕山府，令吕颐浩任
河北路都转运使，兼经制燕山。

燕山的防御力量，是投诚的三万契丹降军。

但他们骄横难制，勒索不断，不仅拖累北宋财政，
也引发诸多民怨。吕颐浩上书徽宗，认为“燕山一
路费用如此。虽穷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必无以
善其后”。

没想到，苦口婆心的劝说，竟然惹恼了沉浸
于开疆拓土迷梦中的宋徽宗。朝廷“怒沮坏边
事”，下发极严厉的圣旨：“吕颐浩所奏，意有包
藏，情不可贷。先免去他徽猷阁待制职务。如果军
粮因此阙误，让宣抚使给他戴上大枷……”一个
月后，宋徽宗余怒未消，甚至愈想愈气，再降御笔
说：“吕颐浩辈乃何人，敢怀奸兴讹，造讪诲诋恢
复大政。自从获罪，更加桀骜不逊……分朋植党，
援引奸人，对众毁谤朝廷，肆为轻侮……为臣如
此，深骇所闻！”宋廷责令宣抚使警告吕颐浩：“此
后边防的每件事，如果有阙误稽违，或者无事生
非，当以军法处置，永为臣子之戒！”

吕颐浩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宋廷的雷霆
万钧。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极具前瞻性。降将郭
药师日渐跋扈，契丹降军渐成尾大不掉。随着宋
金摩擦日益加剧，宋徽宗“感悟吕颐浩前日之
言”，恢复了他的官职，并进职徽猷阁直学士。宣
和六年，吕颐浩丁太夫人忧，丧事还没有料理完，
就“有旨起复，催促还任，文移沓至，不许辞免”。
他重新回到危机四伏的燕山。

宋金战争爆发了。宣和七年，金军兵分两路，
直逼燕山前线。宣抚使与吕颐浩一面加强守备，
一面上奏朝廷。当时朝中大臣昏聩无能，竟然以

“郊祀在近”，藏匿他们的奏章，致使皇帝无从知
晓。等待郊祀完成，事态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金兵压境下，郭药师统领的契丹降军成了
保卫燕山的重要力量。但被寄予厚望的他却很快
叛变，并胁持宣抚使和吕颐浩等人投降金兵。

在此之前，吕颐浩清醒认识到郭药师不可
靠，曾力劝宣抚使弃城而逃。但许多人盲目乐观，
不了解敌我形势，坚决反对吕颐浩的意见。

金军将被俘宋朝官员扣押军营。为摧毁降臣
的心理防线，金兵每次攻击宋国城池时，都是“鸣
鼓而攻，令吕颐浩等亲自立观”。

吕颐浩看到“不需几时，城池即陷”，了解了
金军的强大，加深对金兵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制
定对金策略提供了来源。

金兵迅猛南下，北宋举朝震骇。宋徽宗急忙
传位太子，带领亲信逃往南方。刚即位的宋钦宗
对“和战”举棋不定，抗金形势时好时坏，令人忧
心。宋钦宗曾派康王赵构前往金营，却被金人扣
押。吕颐浩和赵构，一个是阶下之囚，一个是屈辱
人质，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惺惺相惜。后来经过
宋廷斡旋，赵构和吕颐浩回到首都。共同的苦难
记忆，令两人彼此充满好感。

金兵暂时撤退后，抗金形势依然紧张。朝廷
考虑吕颐浩久任河北，经验丰富，再任命他任河
北都转运使，随军赶赴河北。但由于被俘期间天
气寒冷，又“饮冷致疾”，吕颐浩患上恶疾，身体每
况愈下，未能成行。他被改任到河南嵩山崇福宫
担任闲职。清闲后的吕颐浩，“自开德府来南京寻
访家属”。是年十一月，他挈家寄居于扬州，买小
圃闲居，无仕宦之意。

为国理财，时危方见能臣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当年五

月，赵构在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当时北方惨
遭兵燹蹂躏，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甚至宫廷和官
僚机构的运行，也难以为继。

如何开源，既能满足政府开支，又不引发百
姓反抗，成了南宋面临的难题。宋高宗将希望寄
托在理财多年的吕颐浩身上。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吕颐浩任户部尚
书。吕颐浩上任后，立即开始整顿紊乱的经济秩
序，恢复社会生产。他收回征收酒税的权力，禁止
地方随意增添，减轻百姓负担。而对于征收来的
税赋，吕颐浩将它们分地放置，降低安全风险。

吕颐浩还改革盐场制度，增加盐场产量，为
国家增加收入。他还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常平
法。吕颐浩认为，除青苗、市易法外，“常平法不宜
废”。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财政危机得到有效缓
解，南宋政府获得了大量金钱，及时补充了财政
亏空，为南宋抗金准备了物质基础。

吕颐浩整理财政的同时，也在建设稳固的后
方基地，为抗金提供防守堡垒。

建炎元年，吕颐浩任职于扬州。他提出自己
的设想，“避地于江外以为后图”。吕颐浩指出：

“今日之势，讲和亦不可恃，欲战则力不逮，若非
迁避，更无上策。”他要求朝廷：“先迁宗庙于江
外，大驾且驻南京，若无探报，只住南京，万一有
警，速驾南来。江淮地热，又马无5草，必不能久
留，俟其既往，我复北去，未为失计也。兵法所谓
彼入我出，彼出我入，兹诚今日备御之策。”

吕颐浩分析，宋对金作战失利的原因，很大
程度上是步兵无法与骑兵对抗。在各地防御工事
缺乏修缮的情况下，利用长江天险和复杂地形来
化解金军优势，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高宗后来逃跑避敌，便是驻跸于扬州。为迎
接高宗到来，吕颐浩作了周密的安排。高宗一到
扬州，就召见了吕颐浩。吕颐浩向高宗分析“淮南
两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势雄胜”，认
为如果“顺动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高宗
对他的上奏很满意，当面称赞“卿忠言甚切当朕
心”。

随着中原形势愈发危急，高宗对下一步的战
略举棋不定，遂“下诏令百官陈述己见”。吕颐浩
上书提出“备御十策”，涵盖收民心、选将帅等各
方面，“条分而详布之，深切当时之务”。

备御十策提出，标志着吕颐浩对金策略的初
步成型。他对恢复的梦想，以及现实的清醒，是当
时绝大多数朝臣不具备的。

吕颐浩的建议虽很完备，但宋高宗为了安
全，只想逃跑避敌、议和求得安全，根本无心作长
远打算，吕颐浩的建议随即被搁浅。

建炎三年，高宗逃到镇江，询问诸人去向。吕
颐浩“降阶拜伏不起”，以首叩地，请求皇帝留在
镇江。但其他大臣并不认同吕颐浩的建议，高宗
随即决定继续南逃，留吕颐浩留守镇江。

吕颐浩带领几千老弱残兵，在镇江北下寨与
金军隔岸对峙。为了洞悉敌军详情，他每天披甲
乘舟，往来于长江，督责士兵，并舟船济渡逃亡江
南的官民。他还以长江天险为依凭，募士兵趁夜
渡江，以攻为守，焚烧金军营寨，制造金军恐慌。
金兵见吕颐浩防守严密，无机可乘，被迫撤走，南
逃的高宗终于松了口气。

北伐抗金，罢秦桧斥朋党
正在外部兵事胶着之际，南宋内部爆发了反

对高宗的兵变。因平定兵乱有功，吕颐浩升任宰
相。朝廷对吕颐浩理财和救驾，给予高度赞扬：

“久总邦计，财资腾丰裕之称；晋长天官，铨选有
澄清之誉。请帅师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义，

悉出恳诚。”
吕颐浩出任宰相后，每每忧思“胡虏未灭、国

步多艰”，以平定中原、尽复境土为心。
吕颐浩希望能和金朝达成议和，再积蓄力

量，恢复国土。他四次派议和使者北上，还修书于
降金的宋朝官员刘豫，向他“陈述故主之思，面陈
朝廷密意”。

但因为金国内部强硬派当政，执意南下消灭
南宋，吕颐浩的计划没有成功。但他一心为高宗
和南宋安全着想，尽心尽力，苦心擘划，令高宗非
常感动。所以当议和失败，群臣弹劾，吕氏罢相
后，高宗仍动情地说：“颐浩功臣，无误国大
罪……朕当眷遇始终不替。”所以到了绍兴元年

（公元1131年），60岁的吕颐浩再度拜相。
当时刘豫迁都汴京，意图表明自己是北宋政

权的继承者。刘豫还充当金朝的马前卒，积极策
反南宋士民，并在陕西发动进攻，给南宋西部防
线造成巨大压力。

金和刘豫的咄咄进逼，让高宗极为不安。为
了缓解军事压力，不再被动挨打，吕颐浩开始酝
酿北伐。

第二年，高宗令吕颐浩督江、淮、荆、浙诸军
事，全权负责北伐事宜。在诏书中，高宗赋予他极
大的权力：“尽长江表里之封，悉归经略；举宿将
王侯之贵，咸听指呼。”

为表示对北伐的支持，高宗派人慰问吕颐
浩。北伐还得到了抵抗派大臣李纲的全力支持。
他频繁给吕颐浩写信，为其鼓劲加油，勉励他“惟
朝廷之复兴，赖君子之经纶”。

然而令吕颐浩始料不及的是，自己苦心打造
的北伐，尚未征战就遇到了内乱。北伐军刚出发
到丹徒，“前军赵延寿反，韩世忠追至建平县杀
之”。

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但军心大挫，军队的虚
弱和不稳也暴露无遗。很快力主北伐的大臣桑仲
病逝，吕颐浩失去了左膀右臂，被迫引疾求罢。北
伐事实上无疾而终。

北伐失利，除了宋金力量对比不均衡外，朝
廷的因素也非常明显。高宗北伐，只是为舒缓局
势，并没有真正恢复中原的雄心。而另一名宰相
秦桧的掣肘，也影响了北伐进行。

秦桧自被金国放回后，很快取得了高宗的信
任，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常常向皇帝和群臣暗
示，自己有解决宋金战争的妙法。这让希望苟安
的高宗非常满意，决定重用他处理宋金关系。而
秦、吕二人对金的态度颇为不同。秦桧对金一味
议和，吕颐浩则主张以守为主，攻守结合，并倡议
在适当时机北伐。

秦桧趁吕颐浩主持北伐不在朝中之机，排斥
异己独揽朝政，势力越来越大。

吕颐浩感受到秦桧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回朝
后，开始打击与秦桧结党的官员，一大批秦党遭
到贬黜。绍兴二年八月，秦桧被罢相，吕颐浩取得
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

壮志未酬，心念故土恢复
强敌环伺，内部不稳，吕颐浩虽然驱逐了秦

桧，但仍旧感到压力重重。他向高宗陈述，切不可
一味求安，“忘战必危”，“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
既失中原，止存江南而已。这些地方也多糟焚毁，
非常残破”。他建议朝廷定都应选择利于北伐之
地，可“据都会之要，使号令易通于四方，将兵顺
流而可下，漕运不致于艰阻，然后策发大兵”。这
样可以收得人心，使沦亡地区百姓“知王师有收
复中原之意，则中兴之业可觊也”。如果一味求

安，到时“金人他日再来，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
本不可立，而日后之患不可胜言矣”。吕颐浩力陈
利弊，言辞恳切，但高宗却只从安全考虑，将都城
定在临安府。

吕颐浩的对外政策，往往从现实着手，刚柔
相济，讲究变通，却不改恢复之志。他鉴于南宋初
期国力疲弱，建议对伪齐采取守势，“此处为叛臣
所据……且留以蔽敌。等到内部先定，他时并力
图之”。吕颐浩还主张与伪齐通商贸易，不仅可以
增加南宋收入，还能加强南北联系，用经济手段
加强它的回归心理。

吕颐浩的务实和清醒，得到李纲的赞同和支
持。他说：“伪齐有不可讨之理……为今之计，莫
如自治”。

吕颐浩与秦桧，虽都主张求和，但本质全然
不同。高宗起先赞同吕颐浩，但不久在惶恐中只
求苟安。绍兴二年，赴金求和的使者王伦回到临
安。他带来金人打算议和的消息，高宗非常欣喜，
立即派人前往谈判，并告知他们苛刻的条件也可
接受。

高宗对议和的极度热心，令吕颐浩担心秦桧
将卷土重来，非常不安。他建议在议和之外，也要
训练士卒，加强战备，不可一切希望都在议和上。
但此时的高宗仿佛抓住了金人伸出的救命稻草，
对吕颐浩的进取政策并不热心，反问道：“此与今
来欲讲和事相妨否？”

失去了高宗的支持，吕颐浩越想努力改变局
势，就越感受到阻力。他常年疾病日渐老迈，感到
朝政不可为，自己又力不从心，多次以身体不适
请辞宰相。绍兴三年，吕颐浩开始回顾自己的一
生：“予自苦寒起家及宦，赴公尽瘁，不敢辞难，致
仕将相。”他告诫家人：“勤廉为仕宦，勤则上位必
见喜，廉则吏人自是差服。”

同年，京湖地震，御使弹劾吕颐浩，有十罪。
高宗也顺势同意吕颐浩辞去宰相。赋闲的吕颐浩
住在浙江台州，建退老堂，自号退老居士。

第二年，金、刘豫联合南犯。韩世忠率军迅速
破敌，吕颐浩意识到宋金力量正在改变，再次上
书：“京东之民，企望王师日久，乞命诸将分道进
兵。”

绍兴五年，吕颐浩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安抚
使。当时荆湖发生旱灾，吕颐浩积极调拨粮食，救
济大批灾民，为此受到朝廷的奖谕。

吕颐浩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尽管如此，吕颐
浩还是强撑病体赶赴临安。

吕颐浩对国事的关心，让高宗很高兴，“上亲
笔褒美，令陈利害”。他即条具，析为十论，有“用
兵之策，彼此形势，粮草供应”等。这是吕颐浩最
后一次详细阐发自己的抗金思想。他痛心疾首地
说：“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之地必不可
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更为可贵的是，吕颐浩
既主张对金用兵，又建议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他
指出目前宋金力量正处于彼消此长之际，“察贼
之势如彼，度我之势如此，若不用兵恢复中原，则
必有后时之悔”。

高宗并未采纳吕颐浩的建议，但仍对他眷顾
有加，“抚谕久之”。

正当吕颐浩陈述恢复中原意见之时，抵抗派
大臣张浚因军士哗变罢相。而伪齐刘豫政权被
废，扫清了宋金议和障碍。绍兴八年，主持议和的
秦桧复相，不久又独相，与高宗一起对金议和。吕
颐浩考虑到秦桧上位，议和已板上钉钉，决定相
机而退。

绍兴九年，吕颐浩以少傅、镇南军节度使、成
国公致仕。高宗的致仕诏书，高度肯定了吕颐浩
的政绩：“辅朕初载，遭时多虞。忧勤百为，终始一
节……位并年高，功与德称。”

致仕当年，69岁的吕颐浩病逝于台州。宋孝宗
即位后，褒奖抵抗派大臣，以吕颐浩“再登鼎司，能
断大事，主盟义举，取日虞渊，讫于瀛海无波，复安
宗社，艰难之际，厥功茂焉”，配飨高宗庙庭。

■ 政德镜鉴┩导等

他深感国运艰难，整顿经济秩序，苦心维持，为南宋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尤为可贵的，面对故土沦丧，他既没有不切切实际地一味主攻，

也没有贪图苟安地屈辱求和，而是立足实际，徐图进取，不忘恢复之心。

吕颐浩：经略有才干，国危荷重担

□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宋金辽时代，曾有一支名为“常胜军”的雇
佣军纵横战场，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局势。这支军
队，虽然具备强悍的战斗力，却唯利是图，每每于
危难时刻反噬其主，成为臭名昭著的队伍。

常胜军渊源于辽末，初建时称为怨军。当时
女真起兵反抗辽国，辽天祚帝召募死难的将士后
裔及流离失所的百姓，组成了怨军，“使之报怨恨
于女真”。

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怨军军纪败坏，对外
作战不利，对内掠夺成性，天祚帝一度“与群下谋
杀怨军，除其患”。但朝廷内部意见分歧，有人主
张“遣兵掩杀净尽，永绝后患”，有人坚持保留，派
往辽国北方前线，负责抵御金国的进攻。

但在国家危亡之际，怨军不仅消极防御，而

且上演了一出立新君的闹剧。最终在金军追击
下，天祚帝只能狼狈逃入深山，“数日命令不通”。
宣和三年，辽朝“改怨军为常胜军”，常胜军的名
称自此确立。

常胜军驻守涿州期间，屡败宋朝军队，是防
御宋军的中流砥柱。就连宋人也无奈承认：“常胜
军实反覆之徒，然虏中号健斗者也。”自从宋金海
上签订盟约，北宋为收复燕云之地，屡遣大军攻
辽。但在常胜军面前，宋军屡战屡败，始终未能如
愿。

此时金军在北方节节胜利，常胜军首领郭药
师认为燕山难守，于是率部投降宋朝。在宋金联
合夹攻下，辽朝很快灭亡。常胜军的临阵倒戈，大
大加速了辽朝灭亡。

这支战斗力强悍的雇佣军，深得北宋统治者
的欢心。宦官童贯建议，“得燕云田地，足以赡常

胜军，不烦朝廷钱粮”，宋徽宗因此答应给予优厚
的待遇，豢养这支部队，希望他们能成为宋朝北
方防御的屏障。

在北宋的扶持下，常胜军的力量迅速壮大。
宋廷赐予常胜军丰富物资，并允许其招兵买马，
常胜军人数大量增加，“增至二万，其后又增，号
五万”。宋廷甚至将燕山的政经和军事大权都交
给了郭药师。《三朝北盟会编》载“上下政令，实出
药师”，他的气焰也渐渐嚣张，成尾大不掉之势，

“时人窃比之安禄山”。有士大夫上书宋徽宗，要
求对常胜军严加约束，但宋徽宗根本听不进去。
吕颐浩忠言进谏，却遭到无情的驳斥和呵责。

常胜军在燕山劫掠百姓财产，当地百姓因而
对宋朝大失所望。常胜军所到之处，欺压百姓，豪
横乡里，“豪横四邻，不能安居，此燕人之尤怨
者”。

宋朝大失民心，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
极为重要的因素。

河北地区是宋朝性命攸关的军事重地，不少
士大夫认为：“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矣，
失河北则天下失矣。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国兴，失
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得河北则强，其
国虽正，失河北则弱。”足见河北对北宋至关重
要。

北宋历朝为了防止契丹入侵，在河北投入重
兵。但自从常胜军驻守后，宋朝以为高枕无忧，松
懈了河北的战略防御。金军在郭药师投降后势如
破竹，能够长驱直入，围困东京汴梁，乃宋朝军事
疏于防守的结果。金军渡过黄河后，大发感慨：

“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
渡哉！”

宣和七年，金军南侵燕山，常胜军高级将领

不战而降，临阵倒戈，接着郭药师也背叛宋朝。自
此，宋金对峙的短暂局面彻底被打破，短短十几
天，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宋朝北方军事要
地。得到了实力雄厚的数万常胜军，金军大大增
强了力量，为南下准备了条件。

燕山失守后，宋朝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
日。但若要想迅速组织起对金军抵抗，却已经是
不可能了。金军在郭药师引导下，很快将汴梁围
得水泄不通。

宋金签订和约后，金朝退兵时对河南河北轮
番劫掠。而这些计策，全都出自郭药师之口。几个
月后，金兵再度南侵，北宋宣告灭亡。

后来金军也愈发忌惮这支装备精良却反复
无常的队伍。《金史》的记载非常隐晦：“郭药师
降，有曰常胜军者，皆辽水侧人也，以乡土归金，
皆愁怨思归，金人及令罢还。”而在《三朝北盟会
编》中，则记载：“常胜军千人长、百人长等数十人
往见金人，金人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
我甚厚。’再问‘赵皇如何？’又答：‘赵皇待我尤
厚’。金人曰：‘天祚待汝厚，汝反天祚，赵皇待汝
厚，汝反赵皇。我无金帛与汝等，汝定亦反我，我
无用尔等。’于是皆惶惊而退……遂遣女真四五
千骑以搜检器甲为名，于松亭关路，无问老幼，皆
掊杀之。”

经过这次屠杀，常胜军烟消云散，而郭药师
平时的爪牙，也无遗类生存。活跃于宋辽金三朝，

“辽之余孽，宋之厉阶，金之功臣”的常胜军，最终
以全军覆没而结束。

·相关阅读·

以金钱豢养起来的军队，本希望成为边防的中坚力量，却落入唯利是图的循环。在宋辽金交锋时代，

常胜军即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它反复无常的降叛，牵动着每一方敏感的神经。

常胜军：唯利是图反噬其主

吕颐浩画像

上海颐浩禅寺，原址即为吕颐浩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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